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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都是名利客，得失应时须坦然。”理是
这么说的，可真的要做到坦然面对，确实很困难。

我生性为悲观主义者，假如不能及时得到，
或者得到后难以持久，那我宁愿放弃，省得将来
大喜之后的大悲而难以自拔。为此，我特别理解
那些年少成名后，因为不甘长期寂寞，而采取极
端行为的人。一直活在聚光灯下，哪还能再回到
寂寥冷落之时。

既然选择了走最慢的赛道，就得忍受默默无
闻。可谁也否认不了，即便最慢的道路上，也可
能有开快车的，也随时都有各种成功者，但别人
的，始终跟自己无关。

记得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后，接任他的是年
届70岁的特朗普，有人写诗说，有人50岁已经圆
满结束自己的人生旅程，可有人的精彩人生才刚
刚开始，是的，赢得特朗普的是快80岁的拜登，
人生的高光时刻瞬间跟年龄段已经失去了关联。

以前说过工作与生活关系的论述，有人凭此
界定我为“小资”，假如有小资的本钱，我真的希
望自己“小资”一把。慢悠悠地过着自己的节奏，
看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舒，心里何尝不
会凭空多一份自在呢。

很多道理想起来容易，但是，要自己去实践
就难了。记得小说《一个人的朝圣》里有这么一

个情节：哈罗德五岁的儿子在海边玩耍时，不慎
掉入海里，眼看孩子就要被淹死了，哈罗德冲过
去救孩子，没想到，他半途中突然停下来系鞋
带。这明显是一个违背常情的举动，也是小说精
彩的地方。

哈罗德之所以停止，那是因为他内心起了变
化，他害怕自己努力冲过去之后，假如救不了孩
子，其内心的自责应该远远重于现在的行动。不
知道是否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过哈罗德
的行为。我是理解并体会到了。好在，哈罗德的
儿子最后被人救起，不然，哈罗德自己估计一辈
子原谅不了自己。

小说终归是小说，人的心理有时候非常奇
怪，看似不合情理的行为，可心理上经常会出现
奇怪的反应。比如我常常会因为懊悔过去碌碌

无为消耗的大好时光，殊不知，在懊悔的过程中，
又有新的大好时光从身边悄悄溜走。

明明知道有些人在混淆视听，可自己的思路
还是经不住他们的蛊惑，以至于，开始对自己提
出更多要求。换个角度想想，别人与我何干呢？
可一直坐在滚烫的炉边，说感受不到炉子的热好
像也不现实。

不受热的困扰，大概有两种方法：一是保持
与周围同样的热度，没有温差的时候，自然就感
受不到热，二是保持内心的凉爽，老古话说，心静
自然凉。

今年在写作上我还是比较满意自己的成绩，
写了好多篇自己比较喜欢的文字，虽然这些文字
的点击率不是很好，但是，能写出自己的风格和
个性，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我很享受这样的写

作过程。让我比较兴奋的是，期间有多篇文字的
阅读量破万了，以前也有过，但是如此集中和数
量之多，还是第一次，仿佛我找到了文字阅读破
万的密码。

像我们这样淹没在公众号平台里的微末作
家，阅读量破万那是什么概念呢，这不仅需要一个
鲜活的话题，且还要有切中读者需求的内容，因为
得到众人的评论和转发，这都是基本的要素，说明
我达到了。当然，平台也可能以“马太效应”来养
护我们这样始终默默坚持文学理想的作家。

坐在火炉边，要么是跟着炉子一起火热，要
么就被炉子无情地烤着。第一种方法试过了，暂
时非常好使。可我没想到的是，身边不仅只有一
只炉子，我必须不停地呵护着自己的温度，稍微
停歇，就感觉闷热得透不过气来。

在写作的道路上，我一直告诫自己参加的是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比赛看的是最终成绩，
而不是在赛道上的一时表现，就像竞赛过程中的
运动员，我会不时地利用各种措施给自己降温，
确保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脑子不能过热，当然，我
不仅要考虑身体，还得照顾自己的灵魂，要确保
灵魂赶得上身体的速度。这是我常用的第二种
方法。

我不属于爆发型的运动员，我知道自己擅长
的就是持之以恒的耐力，我希望展现的不是奇巧
之技，而是笑到最后的成果。

一时写得太多太快，就有灵魂追不上身体的
感觉。慢慢来吧。台湾作家林清玄说，写作是可
以坚持到死的事业，他非常应命，上午在写作，下
午就死了，死得那么的从容和安详，对于作家来
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今年在写作上，我给自己还是树立了几个小
目标。虽然不再催促自己，可我的内心还是不时
地出现焦虑，总怕因为自己的散漫，而最终一事
无成。这么想了，心里也就开始激荡起来，尤其
受到周围的影响，一时变难以自持。

我还是得不断提醒自己，在漫长的赛道
上，真的可以再从容一些，惟如此，才会更加
坚定和自信。

朱晔散文两篇

在漫长的赛道上，可以更从容一些

爱夏天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市场上有源
源不断的玉米棒子供应。

不可否认，北方的玉米不仅口感好，吃后明
显感觉身体都好了。每年夏天，差不多玉米都是
我们的当家口粮。

其实，我喜欢吃玉米，还是因为前女友的喜
好，她一直钟爱东北的那种大粒的甜糯玉米，这
是黑土地给东北人的馈赠。以前就觉得玉米棒
子好吃，但是，南方的棒子确实不如东北的养人。

在没来北方之前，我甚至都发誓，这辈子都
不想再吃玉米了。先前在饭桌上，有人点玉米
汁，我都觉得可笑，那就是玉米糊糊加了糖，有什
么好吃的呢。

要知道，我们曾经被玉米糊糊给吃伤了。
每年秋天已过，家家户户一天三顿，差不多

都是玉米糊糊，即便中午煮点米饭，还得往米饭
里添加玉米糁充数，因为，粮食不够吃。

玉米消耗量极大，每家每户每天早晚都会传
来磨子声，一日不磨，一日就没有口粮。玉米糊
糊一直要吃到来年的春末，等国家下达的指标粮
到手，才开始大米的日子。

小时候不讲究，也许讲究不了那么多。每个
孩子的胸前差不多都会残存玉米糊糊的遗迹，时
间久了，前襟都有一层玉米壳子。以至于洗衣服
之前，先要用手干搓，不然糊糊一泡水就黏的洗
不尽。

说玉米糊糊难吃，前女友就会发问，为什么
不吃玉米棒子呢？是的，玉米棒子确实好吃，可
谁吃得起，谁又舍得吃呢？一个人一顿可能要吃
几根玉米棒子，可那玉米棒子要是磨成糊糊，管
一家人吃一顿。

当年要是玉米棒子管饱，其享受程度不亚于
现在吃一次海鲜自助。在生产队时期，家家户户，
每年都会有一顿偷吃玉米棒子的机会，时间一般
都是安排在晚上，一家人悄悄地吃了，剩下的玉米
芯也不敢乱扔，以防被人发现。这是属于那个时
代的集体秘密，可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家里人多，看似一大锅玉米棒子，一人一根，
很快也就见底了，那时候，我最佩服哥哥，他吃玉
米棒子的速度出奇的快，尽管我们在生吞着难得
的美味，可我手里还在啃着，哥哥差不多两根已
经落肚了。偷着看他的吃法，感觉他都不是在吃
玉米，而是在快速剥粒，他的牙齿不停地在玉米
棒子上刮着，喉管一蠕动，玉米粒就下肚了。

也许是为了满足我“玉米棒自由”的梦想，那
年暑期，母亲意外地让我去湖心里看地。

那年我们家承包了西大坝的地，那是人迹罕

至的湖心，离最近的镇上都有十几公里路程，也
许是没人愿意耕种，所以，公社给每个小队都分
了一块地。湖心离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我
们大队的各个小队对那块地都不重视，每年春上
天，派人去地里洒下黄豆和玉米种子，中间安排
几次人去锄草、施肥，玉米和黄豆就一直那么野
蛮生长着。

我们家承包了队里的地，夏季是作物生长的
旺季。那地方，其实根本不用看，因为，鬼都不上
门。暑期刚开始，我便跟着姐夫去了那块地头。

我们先是在码头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到了
杨湾镇，然后从镇上走到湖心，差不多一个多小
时，我们才到达坝上的草棚里。坝上并排有3-4
间草棚，一间是我们家的，还有几间是隔壁生产
队的，他们的棚子平时没有人，偶尔有人去的时
候，那是临时落脚点。

暑期正是玉米、黄豆成熟的季节。我们到达
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姐夫很快就弄了一锅玉米
棒子，晚上玉米棒子照旧，不过比中午多了一份
炒青豆的菜。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饭后，直接
下到坝脚的河里游泳，当时，觉得那是人间最美

的生活了。
当天开始撒黑的时候，我知道湖心里不好住

人了。不说那经久不息的青蛙呱噪声，还有湖心
里特有的湿闷空气，最难耐的还是那可以吃人的
蚊子，手中的蒲扇稍微停顿一下，身上就会出现
几个大包，晚上睡觉时把手放在蚊帐边，早晨起
来，手上被咬了一排包。

生活上的艰辛，很容易适应。慢慢地还觉得
生活有滋有味的，第二天，姐夫和哥哥从地里回
来，手里还用杨树条串了几条鱼，鱼是他们回来
时在河沟里捉的，我们喝到了鱼鲜。他们后背的
喷雾器桶里依然放着十几只新掰的玉米棒。

我认真地看哥哥吃玉米棒的样子，感觉他不
是在跟我们抢吃，因为，玉米棒子足够我们三个
人吃的，每顿几乎都有剩余。可他还是那么快速
地刮着玉米粒，并囫囵地吞着。

在哥哥吃玉米之前，我还是有点隐隐的担
忧，他们也是为了省事，每次都直接将玉米棒扔
在喷雾器的桶里，尽管此时的喷雾器里没有药
水，可感觉还是有点不合适。

晚上照例在晚饭后洗完澡，哥哥的脸色煞
白，很快他就说肠胃不适，有呕吐的感觉。姐夫
好像也察觉到点什么，他拿出镜子让哥哥照一
下，这时候，哥哥的脸色有点发青了。姐夫二话
不说，催促哥哥赶紧去镇上医院。

刚出门的时候，姐夫惨扶着哥哥走，很

快，哥哥的身体就靠到了姐夫身上，接着就是
软的快瘫倒在地，姐夫立即将软软的哥哥背起
来，弓着腰往前跑。也许是路程太远了，姐夫
力气也消耗殆尽，我跟在后面几乎什么都做不
了，哥哥的脚在地上拖着，姐夫依然弓着腰往
前冲，根本不敢停歇。

当姐夫背着哥哥到达医院的时候，哥哥已经
完全没有意识，像死了一样。我吓得一个劲地哭，
只看到姐夫上下楼地忙乎，一会儿缴费，一会儿联
系医生。间隙的时候，姐夫叮嘱我趁着天未黑，赶
紧回到棚子里，因为那里还有鸡鸭需要照料。

“桌子上脸盆里还有剩的几根六谷锤，饿了
就吃它。”姐夫还没忘记叮嘱我一声。

姐夫没回来之前，我再也没有吃东西，想着
哥哥难受的样子，我实在没有胃口。三天后，哥
哥出院了，母亲让我跟姐夫一起回家，她也担心
我一个人在湖心里会不安全。

此后好多年，我都没有吃玉米棒子，我总忘
不了那年的情景。后来我问哥哥，他是否还喜欢
吃玉米棒子，他说，那是饥荒年代的不得已，现在
有优质的白米饭，谁还喜欢吃那生硬且不易消化
的玉米棒呢，“六谷子”真的吃伤了。

偶尔遇到幼时的玩伴，他们都说偶尔地还想
买点玉米粉回家弄糊糊吃，他们也许想吃的不是
那个味，而是那些年刻在骨子里的记忆，玉米中
的烟火气太重了，一辈子都会反刍出那个味道。

玉米中的烟火

铁面谏官──王瑞

王瑞，生于1438年，字良璧，望江鸦滩镇连
塘城村人。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中进士后，授
任吏科给事中。

王瑞素以正色立朝，直言敢谏。成化八年
（1472），在文华殿上，向宪宗面奏朝中“内宠滋
甚”，辞气鲠直，宪宗恼怒，同僚都为他战栗，而他
却毫无惧色，从容陈述内宠的危害。

成化十五年，王瑞上疏建议各地官员上朝进
表汇报地方利弊，宪宗采纳了，这时湖广、江西等处
按察使以地方受灾盗起为由，请求免他们进京朝
觐。王瑞又立即上疏指出：“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
安养生民，抚绥地方；今民饥盗起，皆各官不职所
致，正当罪以示警，顾乃为之请留”。宪宗看了奏
疏，便命吏部驳回了湖广、江西按察使的请求。

在明代，买卖官职的风气很甚。由于纳粟就
可以做官，以致官场上出现了许多丑怪现状：“文
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白徒骤贵，闲
岁频迁。”“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
俸。”成化十九年冬，王瑞带领同僚上朝奏谏，历
数官场弊端，宪宗见后颇受感动，三日后贬了李
孜省、凌中等4人职，罢黄漾、钱通等9人官。

明代太监专权，设立“东厂”，专事监视官员
和镇压人民。成化二十年，太监尚铭被罢斥，逐
出了东厂，臣民大悦。

但尚铭的党羽李荣、萧敬仍然留用，众官都不
敢言，唯独王瑞上疏奏劾，有人为他担心，劝他言语
尽量婉和一点，王瑞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遭
来祸患，我也在所不惜！”他在疏中列举李、萧与尚
铭、汪直的私党关系，揭露他们在地方上横行作恶、
敲榨勒索的罪行，申述留用坏人的危害。可宪宗不
但不采纳这篇奏疏，反而讨厌这位直言的老谏官，
不久就把王瑞调离京都，出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

王瑞任谏官15年，所呈奏疏均有关朝廷大
政，屡犯龙颜，怒斥权奸。由于他一身正气，权奸
也莫奈他何。后因病辞归，1497年卒于家中。

王瑞的事迹在《明史》中有记载。他的《各官
朝觐疏》《揭帖核实疏》《劾李荣萧敬疏》载入了
《明史•宪章录》。

追忆望江第一个党组织书记孙敬纯

孙敬纯，1905年 6月出生在麦元乡沙堰沟
（今鸦滩茗南村）一个农民家庭。11岁开始读私
塾，15岁入太湖晋熙小学。

在求学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在心中播下了
革命的种子。1926年，桂系某部团长陈雷在太湖
县更换旗帜，宣布参加北伐，孙敬纯和进步学生积
极参与支援陈雷的起义和声援北伐军活动。是年，
孙敬纯毕业回乡，在参加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宣
传革命斗争的形势，唤起贫苦农民的思想觉醒。

他积极投身革命实践，1926年参加国民革
命。1928年，因革命信念坚定，在太湖望江一带
开展党建工作的甘信元同志介绍下，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回乡后，他发展孙大朵、孙帮瑞等新党
员，并成立望江县境内第一个党小组——尚花棚
党小组。

1930年3月，望江特支在尚花棚建立，孙敬
纯任特支书记。4月，望江特支扩建为望江区
委，孙敬纯任书记。党的组织在望江建立与发
展，为望江农民运动的兴起，在思想上、组织上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4月12日上午，孙敬纯、孙大朵、孙帮瑞等党
内骨干分子，率领200多名贫苦人民，包围了金
鸡山的大地主李干桢家。是年春荒严重，每石稻
在时价2元的行情下竟索价4元。孙敬纯提出用
平价购粮，遭到李的拒绝，李被就地枪决。暴动
胜利后，太湖县委立即组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
太、望赤卫队，孙敬纯任分队长。5月中旬，孙敬
纯率领望江赤卫队员，与太湖赤卫队员一起，围
抄太湖刘山铺五羊畈大地主李伯超家。当赤卫
队员胜利返师路经金鸡岭时，遭到太湖商团和自
卫队的伏击。战斗十分激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
下，赤卫队战斗失利。

8月30日，孙敬纯和叶仁山在大石岭遭到望
江县长马吉悦率领的自卫队和便衣队的围剿，虽
奋力反击，终因弹尽援绝被捕。

9月7日，孙敬纯在县城大北门外英勇就义，
时年25岁。孙赴刑场时，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表现了共
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孙敬纯的牺牲，是土地革命前期望江党组织
和农民运动的重大损失，他领导的金鸡山农民武
装暴动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从政治上、经济上
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太宿望的统治，有力地配
合了六霍起义和请水寨起义，声援了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它造就和锻炼了一大批革
命干部，唤醒了民众，扩大了党的队伍，在太宿望
边区人民心中矗立了血沃的丰碑

1960年5月4日，望江县人民委员会发文
追认孙敬纯为革命烈士；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1990年望江县人民政
府为其修墓立碑，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场所。2019年，金鸡山暴动纪念馆建成投入
使用，先后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安庆市党
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

立志兴教──陈树屏

陈树屏，1862出生，字建侯，号介庵，望江凉泉
乡人。少时聪敏，10岁能文，20岁以县试第一补
府学生。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次年登进士，授
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起，历任广西融县、湖北罗
田县、随州知州、江夏知县、武昌知府等职。

陈树屏不畏权势，为官清廉，在罗田任知县
时，当地的人们称他为“陈青天”，而且还编演了
戏曲《罗裙记》来歌颂他的事迹。他还很会断案，
光绪二十五年，他被调任江夏知县，可刚刚上任，
就遇到了一件棘手大案：当时江夏县的监狱里有
一名囚犯，自称为皇帝，并常说“听朕回京发落”
等话，当时光绪皇帝正被慈禧太后囚禁瀛台，而
外界又不知情，人们长时间不见皇帝理朝，忽听
说武昌县的大牢里有一个皇帝，一时人心浮
动，“武昌黑了天，皇帝坐了监”的谣言四处流
传。湖广总督张之洞亲临审讯，最终也不敢轻率
判决，陈树屏接案以后当机立断，先按“宗人府条
例”杖责嫌犯八十，并一一指出疑犯供词中的漏
洞，很快，案件水落石出，原来，此人叫杨国麟，山
西平遥人，长相酷似光绪，因得知光绪被囚瀛台，
便勾结宫中太监，假冒皇帝四处行骗。真相大白

后，陈树屏立即将他处以极刑，平息了谣言。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陈树屏卸任江夏

县事，赴日本考察政教新制，当时的日本正在普
及全民教育，建起了先进的教育网络，形成了科
教兴国的势头，这给了陈树屏巨大的震撼，这使
他坚定了回国后兴办教育的打算。十月回国后，
调蕲州知州。一年之内陈树屏先后创办了师范
学堂、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1
所，模范初等小学堂5所、高等女
子小学堂 3 所，初等小学堂 60
所。同时，他非常重视女子教育，
下乡访贤，选用有才学的妇女吴
文芳、陈静琴为学堂堂长，女童的
朗朗读书声震撼了古城蕲州的沉
闷，后来吴文芳在她的《八十自
寿》诗中写道：“北门女塾启先声，
九十裙钗列队迎。误博虚名称女
范，修金愧领望江陈。”蕲州廪生
何九香赋有《望江亭怀前州守陈
介庵》诗云：“欢颜广厦天下士，遗
爱成都八百桑。岁岁望江亭上
望，人心东去比江长。”可见，陈树

屏办学力度之大，在当时实为罕见。
因陈树屏办学有功，于是官升一级，光绪三

十二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武昌知府。
陈树屏晚年在上海襄办慈善事业，民国十二

年，在上海寓所去世，按照他本人的遗愿，他的灵柩
于民国18年被运回望江，葬于他的出生地太阳山
下，墓碑上书：清封中议大夫陈公戒安老大人墓。

人文·望江 （三章）

●章婷婷

交响诗 陈龙 摄

一

一些璀璨，在烟火中遇见
或屹立于天际。梨花未曾落尽
用静谧的爱恨来深藏内心的完整
风在细碎的风里结籽、结痂
荒草碑文：目光缓慢折回之初
我们被生活叙述
然后又虔诚地刻记着光阴

水面依旧松弛。蜿蜒的此生过往
曾逢狂潮怒号与浪花的清冽
只有“死掉的鱼才顺流而下”
河畔打坐的男子挺立着上体
一个人痛饮的沧桑足够辽阔
烟雨江南萋萋的梦靥

经文深处的马蹄声沸腾如故
向隅而泣。尘埃沉落又重扬
跌宕的节拍隐没于厚重的典籍
俨如落日恪守的巨大缄默……

二

驰行亦是寥落。寂然驻足
在内心夯筑一座无形之塔
服从良知里的秩序
或写意低处的微光

爱与恨交织着桎梏
且以诗文释放一个个囚徒
无处嘹亮的暮歌
随向晚的枯枝缓缓坠落
安谧于时间里的松弛

“对与错显然都是伪命题”
坚忍即洞悉沉默的巨大魅力
缘木求鱼，忧伤如此羸弱
却胜过虚设的蹙眉

“把霓虹塑造成鳞甲”
草虫在人们的对话声中起舞
此刻，晚霞褪尽绚丽
也难以遏制夜色升腾的悲悯
她们似乎在说，月光下的城
终是一些人梦萦千百遍的念

三

遇见璀璨之光。行走，对话
体悟，刻记斑斓，或独自赋诗
当种种博爱的灵魂恢宏于尘世
但愿我的漂泊没有慌张到你的祈望
你的浩瀚与劈波斩浪的从容无畏

良知：辽阔的无法比拟的熟稔之词
凡人采撷精神微芒。情怀已然倾城
多少敬畏指向虔诚的审视
多少繁华黯孕盛大的谛听和哲思

远方的远，远不过咫尺间的天涯
某些沉浸，类同于漫山遍野的勃发
理想主义绝非孤勇者的霓裳
事实上，这草木汹涌的葱茏里
正奔赴着向阳生长的人间清醒

四

那些涌动的旋律，源自春风的倔强
蛰伏或盘踞，是万物生长的纯粹模样
而大地上的每一株野草都在奔赴远方
不掺杂任何形式的虚假表演
孤独的尽头尚有自由的据守
今夜，让我敬你一杯斟往明天的酒

彼岸。繁花丛间诗意褴褛，情怀滂沱
蜂拥而至的是大爱与大憎
以及深藏不露的刻碑之心
将澎湃溺于岁月的洪流，供奉内心的
寻常与奇崛
所幸：当下我与他乡皆澄澈

谁把烈日嵌入《中庸》，按捺火焰？
无处栖息的飞鸟，同荆棘各取所需
新旧时光里多少隐喻不曾突兀
或已凋零成一片片无法诠释的尘沙……

谛思，或隐匿的刻碑之心

●范烛红

我没能看见您的花轿
那顶绣了很多牡丹花的轿子
但我看到了您的灵车
过早到来的灵车那么漆黑
是黑牡丹吗？
姐姐，那上面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像一种拒绝
是的 您拒绝了我们
不再与我们长谈
不再说那些在羊肠小道上你挖空十岁的心思
寻找野菜的箩筐
它那么大那么沉
足以吞噬您的全部童话

但您绣的那些牡丹多么轻盈
您说那一朵是富贵那一朵是鹿韭
那一朵是木芍药
您说您允许它们中的一朵绽开在您的内心
您说每天开一点
每天香一点，弟弟
哪天您就真能看到我的内心了

儿女们都已长大
我说您应该享些清福
是轻松的轻是清净的清
您说不能呀，弟弟
他们开得还不够香不够靓丽
还需为他们浇点水为他们施点肥

灵车走动时发出的吱呀声是您的鼾声吗
您从不打鼾
您说你见过哪朵牡丹花打鼾呀，弟弟

您比您养的那条狗还要精明
哪块田需要打药哪畦菜可以采摘
精明到哪头猪这个月长了几许
精明到我肩头
上学的米少了几斤
然后为我悄悄补上
怕我害羞，怕我拒绝
您总是说
将来有出息了就多加几倍偿还呀，弟弟

灵车出走后
您的家好像空荡了许多
烟消云散吗，姐姐
散去真就无法找到您的踪迹了

我知道那朵牡丹花肯定不散
它红红地火火地
就镶嵌在系住您一生的围裙之上
一针一线呀，姐姐
一针一线地绽放就是您的一生

姐姐：一朵永远盛开的牡丹花

●彭霖


